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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峻〈度外〉中的情節安排 

 

 

黃香涵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度外，指思慮、打算之外。他／她身處於事件之中，但是思慮卻在雲端飄盪，她

／他身處於事件之中，卻像處於事件之外。〈度外〉是黃國峻小說《度外》的同

名代表作品，其中所使用之敘述技巧多變而富黃國峻自身特色，本論文將以敘事

學之角度進行分析，分別探討其敘事文本中的視角轉換、敘事結構以及特色修辭，

以了解黃國峻小說中的特殊風格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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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黃國峻在高中時便以首部短篇小說〈留白〉參加聯合報文學獎，並獲得新人

推薦獎的肯定，其後更陸續出版了《度外》、《盲目地注視》、《是或一點也不》等

短篇小說集。《度外》1是黃國峻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其中亦收錄黃國峻參賽得

獎作品〈留白〉等共十一篇小說作品。 

 

    度外，指思慮、打算之外。他／她身處於事件之中，但是思慮卻在雲端飄盪，

她／他身處於事件之中，卻像處於事件之外。黃國峻的作品多以故事角色的內心

獨白作為故事情節發展之線索，零碎的敘事片段、頻繁的閃回技巧與黃國峻特有

的修辭風格，奠定了其在閱讀上一定程度的複雜與特殊的冷峻風格，可綜觀論文

研究，卻鮮少有研究者將焦點著重於其情節與情節安排2，本文希望能夠透過對

於黃國峻的淺略解析，藉由敘事學之角度探討其敘事文本中的視角轉換、敘事結

構以及特色修辭，有效解碼創作過程中所安排之視角、情節、修辭等如何造成小

說之的特殊風格，以掘深黃氏小說美學義涵。 

 

   本文採用胡亞敏之說法，將文本分為情節與情節安排兩部分，情節相對者為

故事，即文本發展脈絡。情節安排則著重表示在情節（故事）之中，視角、敘述

者、修辭等等技巧如何穿插於情節之中，以達到作者想要達成的效果。 

 

二 〈度外〉小說中的對立視角 

    由論者觀察而得，黃國峻小說中的人物時常被簡化成一個第三人稱代稱，而

無姓名或外觀特徵上的敘述，擅長於以第三人稱內聚焦3寫作的黃國峻在〈度外〉

中通篇著重於描寫人物的理知性視角4，而模糊其感知性視角5，形成獨特的小說

寫作模式，讀者則透過這個他或她的心中所思所想來進入小說的意識之中。 

 

    視角在敘事文本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站在何人的角度看待與思考文本世界，

決定了讀者所能認知的多寡與限制，因而如何安排視角則成為作者在寫作文本時

一項至關重要的關鍵。〈度外〉作品中對於視角的選擇與轉換在大程度上使讀者

能夠將角色彼此之間的態度、性格、思考等等作出大方向的對比，在此兩兩相對

的對比之中，態度、性格、思考等等之衝突與和諧即為所謂對立視角（視角對立），

亦成為文本中得以深入探討之領域。 

 
1 黃國峻：《度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 
2 黃國峻相關研究多著力於其文風在現代主義語社會背景的影響下所形成的文風發展、多以其寫

作主題為分析之主力。 
3胡亞敏：《敘事學》（台北市：若水堂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2 月），頁 39。 
4 胡亞敏：《敘事學》，頁 34。 
5 胡亞敏：《敘事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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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外〉小說敘述視角由兩個分別位於不同事件中的兩個主要角色為主。一

是因家逢變故，孤身一人從東方來到西方親戚家中作客散心的東方人「他」與他

的表姊，西方人的「她」。 

 

    以下將文本中的主要敘述視角分為二，即來自東方的「他」與生長西方的「她」。

亦將次要敘述視角分為二，即姑丈等西方親戚與嫁至西方的姑姑，藉以說明〈度

外〉作品中的對立視角如何構成： 

 

（一）東方的「他」：極力想融入 VS 生於西方的「她」：排斥他的融入 

    來自東方的「他」在家逢變故以後，孤身一人來到遙遠的西方國度度過假期，

其在敘述自己剛下機時，使用了即將降生於世的意象： 

 

機窗外，它浮在陸地的表面，一點一點先是稀稀疏疏的，然後越來越密集， 

那是在十個小時內，窗外出現過最美妙的景象，飛行終於能停止了，眼睛

可以張開，他興奮地告訴自己，那就是人間，他準備要降世出生，要進入

其中某一盞燈裡面，去開始成為一個人。下了飛機之後，走過了長長窄窄

的產道，迎接他的姑媽一家人就在眼前。6 

 

揭示著他對於來到西方陌生世界的期待以及將這樣的落地經驗當成是自己的新

生。 

 

初到西方國度的他對於能夠再一次將幼年時所擁有的西方回憶統整以及延

伸而感到期待與好奇，如新生兒初至人間般對萬事萬物皆存有一份熱情： 

 

從前被擱置不顧的一段時光，現在又突然地被拾起，它繼續要蔓生它的莖

葉了，從一個亮點攀至另一個亮點，這背後伸張的樹林和星際正站在他這

一邊。7 

 

他一方面積極參與活動，一方面則因為害怕無法融入西方社會而不安，「事實上，

他們肩上的背包並沒有成為疲累的真正來源，這能合乎姑丈對此行的盼望嗎？8」

姑丈為了能讓遠道而來的他有所放鬆而舉辦的登山野營活動，無非在不自覺中成

為他疲累的真正來源： 

 

他對聽不懂那些姑丈的西方親戚朋友所說的語言感到困擾，就算知道話的

內容，也不懂那樣說的用意何在……他似乎可以因這疲累開始明白兩位表

 
6 黃國峻：《度外》，頁 167。 
7 黃國峻：《度外》，頁 167。 
8 黃國峻：《度外》，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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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的反應，但是他對自己的判斷力是越來越存疑了，他不能理解那番敵意

是從何而來，而自己又何必要苦心化解別人的成見。9 

 

來自東方的「他」進行視角敘述時帶著的情緒大多都是焦慮抑或不安，在融入與

抽離之間徘徊。 

 

    相較於東方的「他」亟欲融入西方社會文化，生於西方的「她」則像一位事

件的旁觀者。這個「她」是東方的「他」生活在西方社會下的表姊，不同於假期

參加登山野營的男士們，她的視角停留在家中，在豐富的物質生活之中，她無法

掩飾得住自己對於表弟的排斥，甚至是輕蔑： 

 

可憐的表弟，他比不知道自己無法生活得多充實的人更衰弱，這個地方的

事物根本不屬於外地人的，連享受這裡的生活的本領他都沒有，等到以後

把羨慕的心態帶回自己所住的那個窮地方，不知道他怎麼會好受。10 

 

相比東方故鄉之事物，她更認同於自己所處的西方世界。對於表弟的到來，她所

持的態度更多的是對於自身文化的優越與對不同文化的排斥，但是在這樣的排拒

基礎下，文本中亦可知其仍對己身身分感到困惑： 

 

但是她恍然明白，自己的故鄉不是在東方或西方，而是世界上每個購物商

場都是她的故鄉，只要哪裡有那家連鎖餐廳和品牌，哪裡就是她的故鄉，

是她深植情感的流動式土地。11 

 

或許也就是因為對己身身分的困惑，她才會在潛意識中排斥他的到來。同樣的困

惑亦可在下段引文中見到： 

 

她將茶具從廚房帶出來，像是個外表異於一般人的顏面傷殘者，而她自已

則像為了一齣劇而易容的演員。以前她相信這個是個人外表上的特色，事

實上她嘲諷了典型的五官，如果她的表情多麼地不自然，那可不是她自願

的。12 

 

第一個她描述的是生於西方的她的母親，而後的她才是表明她自己，此處可看出

在她的眼中，像母親這樣的東方面孔在她所憧憬的西方世界中有多麼的不協調，

且將東西方混血的自己比喻成「為了一齣劇而易容的演員」，隨著內心對西方社

 
9 黃國峻：《度外》，頁 168。 
10 黃國峻：《度外》，頁 174。 
11 黃國峻：《度外》，頁 197。 
12 黃國峻：《度外》，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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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認同擴大，她將自己劃入了既「不東方也不西方」的灰色地帶中，綜上之線

索可知，生於西方的她在自我認同與歸屬方面正處於朦朧與排斥的狀態。 

 

    上述所分析之兩個不同視角在「融入」這個議題中皆有所困擾。前者是從一

不同價值世界來到另一價值世界所產生的衝擊以及期待讓他在融入與否之間感

到困擾；後者則是驕傲於自己身處的西方，但卻困擾於己身身分的特殊（混血）

使自己就像易了容的演員，融入卻無法完全融入。他的出現如在暗示她，她與西

方世界的違和，讓她想起她始終有一半的血統不屬於這裡，以至於她在文中幾次

排斥他的融入，亦是排斥她己身一半的東方血液。 

 

（二）姑丈：極力想讓他融入 VS 嫁至西方的姑姑：融入卻亦抽離 

    故事開篇即是以西方人的姑丈為了來此散心的姪子策劃了一場登山野營的

活動，不管是出自於義務亦或誠心，他的姑丈都在為了讓東方的「他」融入西方

文化社會而努力，「表弟遠道而來，他該帶他走走才對，他心想。13」在登山野營

的過程中試圖藉由團體活動與體驗來增加他在團隊中的歸屬感： 

 

他們要以種種特殊的作為，來與其他不在此隊伍的人作區分，姑丈和祖父

要在孩子面前示範一次手與腳的真正用途……。14 

 

在此，姑丈與祖父將他與其他西方親戚視為同一群體意圖明顯。 

 

    而同樣由東方國度嫁至西方的他的姑姑與她一樣未參與野營活動，而是與她

一同待在家中招待固定聚會的客人們。在融入西方社會中以後，她仍舊害怕歧視

與不被接受： 

 

莎拉最怕又一個同鄉來破壞人家的印象，並且搶走資源和同情，他也許會

破壞他們的女兒與西方男士好不容易才產生的情誼，這種麻煩很容易發生

的。15 

 

卻又在讀起東方來的訃聞信件時想念起故鄉： 

 

一疊信件集中放在桌下的空格裡，她取出了幾封來看，那封航空寄來的訃

告讓她想起了家鄉屋裡的景象，窄小的曬衣台，和櫥櫃的門把，然後瞬間

又忘了那種感覺。16 

 
13 黃國峻：《度外》，頁 172。 
14 黃國峻：《度外》，頁 169。 
15 黃國峻：《度外》，頁 184。 
16 黃國峻：《度外》，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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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得他在西方的姑姑是如何如履薄冰的建立一切基礎，而在東方的他到達

此地後，卻又因為訃聞而回憶起從前東方的過往，在引文中亦可窺見其害怕這樣

的平衡被一位東方來的親戚給打破。 

 

（三）小結：相互矛盾與對立的視角位移 

    黃國峻在〈度外〉中的敘述視角著重描寫人物的認知性視角17而模糊人物間

的感知性視角18，利用內聚焦型的視角模式充分敞開人物的內心世界，如東方的

他在參與野營活動時：「但是他為什麼不可以在此刻感到害怕孤單？也許要讓人

如此孤單就是黑夜的用途，難道想趕快找一個人來消除寂寞的這慾望是不對

的？……
19
」這樣的內心活動是外聚焦模式

20
無法企及的領域，抑與非聚焦模式不

同，非聚焦模式中，敘述者如同上帝一般，能夠透析每一個人物的動作與其所思

所想，而〈度外〉所採用的內聚焦模式則只能當敘述視角固定於此人物時，才能

感受到其內心活動。 

 

    〈度外〉中採用第三人稱的寫作模式，「敘述者雖以第三人稱的口吻講故事，

但採用的卻是故事中某個人物的視角。21」 ，且文本並非固定於一個視角描寫，

而是分為多個敘事視角分別講述他／她的所思所想，屬於內聚焦型中的不定內聚

焦型22。黃國峻在文本中將視角切割的極為凌亂，藉由頻繁的視角位移，使故事

中人物想法交織、碰撞與和解，「等一等再想下去，她快要笑出來了，是他們的

到來，使廚具展開它的新人生……她在笑什麼？海倫剛剛說的可是丈夫駐守遠地

的經驗，她無法體會那種想家的情緒嗎？23」除了使人物所想接續與交織，亦凸

顯了內聚焦模式中，敘事者彼此之間無法知曉非當下敘述者以外，其他敘述視角

的想法。 

 

    黃國峻在頻繁的視角位移中試圖讓所有敘述視角在不同事件中展現相同或

相異的想法，尤其是對於東方的「他」的到來的思考，視角的快速移動讓讀者忘

卻了時間邏輯上可能出現的差異，而更能專注於剖析角色之間的關係與思考活動。 

 
17 胡亞敏認為：「視角主要由感知性視角和認知性視角兩大部分構成。……認知性視角指人物和

敘述者的各種活動意識，包括推測、回憶以及對人對事的態度和看法，它屬於知覺活動。」胡亞

敏：《敘事學》，頁 34。 
18 胡亞敏認為：「感知性視角指資訊由人物或敘述者的眼、耳、鼻等感覺器官感知。」，胡亞敏：

《敘事學》，頁 34。 
19 黃國峻：《度外》，頁 169。 
20 胡亞敏認為：「在外聚焦型視角中，敘述者嚴格地從外部呈現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動、

外表及客觀環境，而不告訴人物的動機、目的、思維和情感。」，胡亞敏：《敘事學》，頁 41。 
21 胡亞敏：《敘事學》，頁 39。 
22 胡亞敏認為：「採用幾個人物的視角來呈現不同事件，這種焦點移動與非聚焦型視角不同，它

在某一特定範圍內必須界定在單一人物身上，換句話說，作品由相關的幾個運用內聚焦視角的部

分組成。」，胡亞敏：《敘事學》，頁 40。 
23 黃國峻：《度外》，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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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度外〉小說中主要構成故事特色的要素 

    〈度外〉通篇第三人稱獨白的寫作模式不只造成了上述分析過的視角限制問

題，更使得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之間的關聯變得模糊，若能進一步了解文本中敘

述者與敘述接受者之間的轉移，將更有助於深入故事之發展。而文本之中的敘事

時間較為混亂，若能夠了解其安排敘述先後的意義，便能夠進一步看出角色獨白

時的心境變化。 

 

除了視角的問題外，小說最主要的是情節的呈現，情節作為故事脈絡的具體

化表現，主要涉及其中的幾個問題：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敘事時間。 

 

（一）〈度外〉故事中的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 

    在此採用敘事學觀點。敘述者不同於真實作者，是在故事中擔任視角與故事

敘述的故事人物，在此之敘述接受者亦將真實讀者排除在敘述接受者之外，單論

故事中接受敘述者敘述事件之故事人物24，以下將分析〈度外〉文本中的主要敘

述方式以其帶來的效果。 

 

    〈度外〉文本中由上述之分析可知其屬於第三人稱內聚焦型敘事，而故事之

敘述者本身是為故事中的人物他／她，且其通篇皆利用獨白的方式敘述與自己周

身有關之事件，如他的視角中，爬上腳踝的毛蟲：「有一條肥大的蛾類幼蟲爬到

他的腳踝襪子上了，他見到立刻揮手撥開，蟲子滾到地上……25」抑或她坐於電

暖器旁打著的毛線：「針尖互相搓磨，操作它，機械化地持續此一動作，不用多

久，雙手便會感到停不下來……26」。 

 

    而說起敘事者，便跳脫不了敘述接受者的存在，儘管文本中的人物從未有所

對話，敘述接受者仍舊是存在於文本之中的。分類中雖將敘述接受者大致分為信

號顯著27與信號隱蔽28（即潛在敘述接受者）兩類，但在此研究文本中，敘述通篇

都以第三人稱獨白進行敘述與故事情節之推進，所以一時之間其實難以找到所謂

敘述「接受者」，但仍舊能夠找到些蛛絲馬跡。 

 

    文本中具體出現信號顯著的敘述接受者的部分並不多，如男士們的野營活動

 
24 胡亞敏：《敘事學》，頁 62。 
25 黃國峻：《度外》，頁 187。 
26 黃國峻：《度外》，頁 176。 
27 胡亞敏認為：「敘事接受者的信號，指作品中顯示敘述接受者存在的敘述。根據這些敘述，我

們可以勾勒出特定的敘述接受者形象。」，胡亞敏：《敘事學》，頁 63。 
28 胡亞敏認為：「另一類隱蔽的信號，即敘述接受者在作品中保持沉默，不體現為文字符號，他

默默地聆聽敘述者娓娓道來，接受敘述者所陳述的所有故事。」，胡亞敏：《敘事學》，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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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以後，他們回到家中，東方的他的姑丈與姑姑的對話：「她過來坐在身邊，

與他聊起了這兩天的情形，丈夫看看窗外，好奇地問：那兩個孩子到哪去了？不

知道，他們沒有說。29」此處的視角在他與她之間跳動，兩人在對話的過程中，

一下為敘述者，以下則為敘述接受者，「丈夫看看窗外，好奇地問：那兩個孩子

到哪去了？」此時的她是為敘述視角亦為敘述接受者，但當對話進行至後一句：

「不知道，他們沒有說。」這裡的她仍舊是敘述視角，但卻從敘述接受者成為了

敘述者，或如西方的她在禮拜時所想起的事件：「早上在課堂上旁聽的時候，他

只是在易見的位置出現，讓她發覺一個人終生是活在一個多麼自由的條件中，他

說這門課的進修，純粹是個人對自己這方面的期許，父親奉勸過他不要接受習慣

的擺佈，這有必要讓她知道嗎？30」她是文本敘述視角，抑是敘述事件的敘述者，

同時也是此段話中的敘述接受者。文本中也曾幾次出現過非個人的群體敘述接受

者31：「姑丈和祖父要在孩子面前示範一次手與腳的真正用途，教他們懂得蒐集經

驗的樂趣，再遲的話，他們恐怕會連想敷衍長輩的興趣都沒有。32」、「逐句唸出

書中那一章，父親的嗓音和語氣是所有人之中最具說服力的人。33」前者是發生

於野營時，後者則為主日禮拜時她的父親朗誦經文，兩者雖發生於不同時空，但

卻同樣擁有群體的敘述接受者，前者是一同參與野營的其他人，後者則是教堂中

的所有禮拜參與者。 

 

    在〈度外〉文本中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並存於同一人物的狀態是頻繁的，人

物視角利用獨白方式敘述事件時，其本身即是敘述者，同時也是敘述接受者（說

給自己聽）。敘述接受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能夠對情節與故事產生一定的制

約作用，亦能夠因其態度的轉變而造成讀者對故事的判斷產生變化，從上一章視

角部分可以知道〈度外〉文本中的不定視角轉換，在頻繁的視角轉換之中，我們

能夠看見與比對不同視角間對於陌生事物的態度與應對，來自東方的他對於陌生

國度的期待與不安、西方的她對於陌生事物的排拒、她父親的從容與接納、母親

的害怕與懷舊等等，也正因為故事中人物同為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讀者才能夠

深入其內心世界，以更加親近的角度去剖析人物想法與內心感受。 

 

（二）〈度外〉的時間安排 

    〈度外〉整體文本在時間安排上刻意的雜亂加上上述所分析過之視角、敘述

者、敘述接受者的安排，巧妙營造出其獨有之特色。 

 

故事時間的進程安排方式，考驗著作者對於文字的掌控能力以達到何種之預

 
29 黃國峻：《度外》，頁 214。 
30 黃國峻：《度外》，頁 104。 
31 胡亞敏認為：「群體敘述接受者指敘述者擁有的幾個或眾多的聽眾。」，胡亞敏：《敘事學》，頁

66。 
32 黃國峻：《度外》，頁 169。 
33 黃國峻：《度外》，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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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效果，亦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讀者在閱讀文本時的難易程度。 

 

    胡亞敏在其《敘事學》中曾有那麼一段關於時間的敘述：「敘事文屬於時間

藝術，它須臾離不開時間。取消了時間就意味著取消了敘事文。34」縱使是在〈度

外〉這樣一個時間被刻意混亂的文本作品中，亦可從其開端時間35與結尾時間36對

故事整體敘述時間有所分析。 

 

    〈度外〉文本的開端時間是來自東方的他在野營中發生的事作為現時敘述37，

其利用離開營區至森林中撿拾柴火，以在返回路途中見到遠處營火火光作為逆時

敘述38的契機，引導出他回憶起當初剛搭乘飛機降落在機場時的情景：「現在，那

堆火光就是他唯一的對象，他所有的熱愛之情全歸給了它，它是飛機在經過十個

小時航程後所要降落的地點。39」從營地火光聯想起搭乘夜晚中的飛機來到西方

國度時所看見的，陸地上的燈火，這樣從現時敘述轉換至逆時敘述的情況，是為

外部閃回40，隨後又以莖葉蔓生的意象再一次從閃回中回到現時敘述：「它繼續要

蔓生它的莖葉了，從一個亮點攀至另一個亮點，這背後伸張的樹林和星際正站在

他這一邊。41」，文本中的現時敘述與逆時敘述的時間跨度與逆時敘的幅度並不大，

他所閃回回憶的部分皆是離開東方來到西方後所發生的事，而逆時敘中所涵蓋的

故事長度亦只有東方的他到西方散心的這一小段時間。雖然文本中曾提及他的親

人逝世，但並未有篇幅去敘述這件事的發生經過，「親人逝世」只能算是開啟文

本故事的主要原因。 

 

    相對於參與野營的東方的他的視角，停留在家中的「她」的視角敘述中亦有

許多閃回的段落。男人們去野營的那個夜晚，她坐在暖爐前織著毛線，「時鐘的

秒針像是怕數字們逼近，所以才不斷向四周巡防抵禦，持著它細細的長矛。42」

但在下一個段落裡，時間卻又回到了他剛到西方時，她與他在公園魚池旁的景象，

「逐流。跟隨他們，在一個認知的範圍內，星月潛移。43」前段以防禦為結尾，

 
34 胡亞敏：《敘事學》，頁 70。 
35 胡亞敏認為：「開端時間即敘事文開始敘述的那一刻，一般指作品中第一段話語標出的時間位

置。」，胡亞敏：《敘事學》，頁 71。 
36 胡亞敏認為：「與開端時間相對的是結尾時間，即敘事文最後一個敘述段的時間位置，它標誌

著故事的結束。」，胡亞敏：《敘事學》，頁 71。 
37 胡亞敏認為：「我們將以開端時間為起點的敘述稱為現時敘述，它與偏離這一敘述層去追溯過

去或預言未來的逆時敘述構成一組對立。」，胡亞敏：《敘事學》，頁 71。 
38 胡亞敏：《敘事學》，頁 71。 
39 黃國峻：《度外》，頁 167。 
40 胡亞敏認為：「閃回又稱「倒敘」，即回頭敘述先前發生的事情。它包括各種追敘和回憶。……

根據閃回與開端時間的關係，可以將閃回分為外部閃回、內部閃回和混合閃回。外部閃回敘述的

是開端時間之前的故事，內部閃回敘述開端時間之後的故事，混合閃回則是外部閃回與內部閃回

的結合，幅度從開端時間之前一直延續到開端時間之後。」，胡亞敏：《敘事學》，頁 72。 
41 黃國峻：《度外》，頁 167。 
42 黃國峻：《度外》，頁 176。 
43 黃國峻：《度外》，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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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則以隨波逐流為開端，這樣的閃回技巧不同於前述利用物品進行連結，而是

隨著對事物思想的轉換，不只在現時敘述和逆時敘述中穿梭，亦在視角與不同思

考方式之間調整。 

 

    〈度外〉文本在野營與讀書會的現時敘述中參雜大量逆時敘述（閃回），這

些大量的閃回幾乎構成了文本大部分的段落與敘述主幹44，並在這些閃回之中時

不時穿插現時敘述，做到了時間線上的模糊，讓讀者在初讀此篇文本時容易陷入

視角與情節轉換間的混亂，但這樣的頻繁閃回技巧卻也造成了感官上的延長，讀

者的思緒隨著敘述視角與閃回的情節調動，彷彿也陷入了角色內心的千萬種思考

與回憶之中，跟隨著角色在其意識之中載浮載沉。 

 

    在時序45上，此文本將東方的他來到西方的這一小段假期時光以擴敘46的方式

延長情節，在人物不經意的一個幾秒小動作中，透過擴敘，我們便能夠進一步了

解其心中的浮動與聯想。在她的敘事視角中，她帶著他到商場看了一場電影，電

影播映的短短時間裡，她卻將意識飄往了更深的深處，用了至少三頁半多的篇幅

描寫她內心對於生活與感動的想望： 

 

……不曉得怎麼有人一心就是要寫出那種讓人讀了之後會掉眼淚的字句，

就算眼淚是一種情感上達到高潮的證物，但是這根本不能因此證明其優劣。

問她有沒有感動過，她會反問：何謂感動？……噢，是什麼東西使得死亡

成為一件悲傷的事？
47
 

 

人物的意識活動在文本中獲得充分的解放，這樣的擴敘情節安排在〈度外〉中可

謂比比皆是，又如在野營中，緩緩爬上他腿上的蛾類毛蟲： 

 

他想趕牠走，又怕他趁休息時爬到身上，想踩死牠，又不太忍心，如果真

要消滅蟲子，應該這附近都要噴灑毒蟲藥才行。……牠撿起一片大石頭，

壓死了那尾毛毛蟲。48 

 

在這樣一個思考要不要壓死毛毛蟲的幾秒鐘內，他的思緒就此在要不要壓死毛毛

蟲、為什麼人們要來到這樣一個野蠻的地方、將人們比喻成蟲啃咬森野， 

最後意識聚攏，他舉起石頭，壓死毛蟲。 

 
44 胡亞敏認為：「整體閃回，指閃回構成情節的中心或主幹。敘述者把整個故事作為往事加以追

述。」，胡亞敏：《敘事學》，頁 73。 
45 胡亞敏認為：「敘事學的速度概念即為故事時間與敘事長度之比。」，胡亞敏：《敘事學》，頁 80。 
46 胡亞敏認為：「敘事時間長於故事時間，敘述者緩緩地描述事件發指的過程和人物的動作、心

理，猶如電影中的慢鏡頭。」，胡亞敏：《敘事學》，頁 84。 
47 黃國峻：《度外》，頁 203-204。 
48 黃國峻：《度外》，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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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外〉裡巧妙利用擴述來讓人物意識有極大的發展與想像空間，至此，事

件不再是文本的敘述重點，而是這些藉由事件而引起的聯想與思考才是文本的精

華所在，這個藉由大量獨白與意識活動作為文本主體的短篇小說，在其情節發展

與安排方面成功的使讀者有意想不到的感覺，更是打破了讀者對於小說事件構成

全體的概念，而以人物意識作為主要主幹。 

 

四 〈度外〉小說中的冷調修辭 

    整篇短篇小說之中，所使用的意象修辭有諸多共同性，即為「亮而不暖」49， 

搭配上文本之中的東方的他有親人逝世的人物設定看來，像是無時無刻的在哀悼

與惋惜，以下將文本中出現的意象修辭粗略分為兩類，一類為與火光有關、一類

則為黑暗有關之修辭運用： 

 

（一）火光之冷調修辭 

    〈度外〉中多次出現有關於亮光、火光之類的意象修辭，火光、亮光在人們

第一印象中應是溫暖而敦厚抑或是灼熱燃燒一切的，但在此文本之中，火光卻隨

著修辭的運用，變成了完全的冷色調： 

 

他正看著的那由祖父所生起來的營火，是個人造的太陽，他延續著他們對

於白晝的懷想，斥退了恐懼感，以此狹小的規模，大舉頂撞這個黑夜。
50
 

 

在此溫暖的營火退去溫度，搖身擬人化成了頂撞黑夜的英雄，而其所展現在讀者

面前的畫面感更是油然而生。 

 

    或是將物品譬喻成了火焰延燒：「她抽動了那條酒紅色的毛線，像火之獸在

吸一條紙麵，衣服的面積將延燒擴大，不可收拾。51」抑或將火焰的灼燒誇大，

襯托出烈火吻過以後的黑暗寂寥：「人群走光的庭園，停歇了的機體運作，燒光

了的燈火和封鎖的鐵門。流失了血色的臉孔，流失了笑聲與香味的空氣，大地一

片焦黑。噢，是什麼東西使得死亡成為一件悲傷的事？52」逝去親人的悲傷像是

被烈火灼燒過後剩下的灰燼，焦黑而毫無生氣。 

 

    寂寞的城市裡好像少不了車燈與節慶煙火，「車燈小小地在黑暗中勾畫。53」、

 
49 「亮而不暖」：帶有火光意象，在修辭本身使用中卻感受不到溫度。 
50 黃國峻：《度外》，頁 166。 
51 黃國峻：《度外》，頁 176。 
52 黃國峻：《度外》，頁 204。 
53 黃國峻：《度外》，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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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火花就像一隻要伸出去捕捉什麼的手，可是卻又落空收回來。
54
」隱含作者

試圖在黑暗中燃起火光，照亮的卻只有短暫且局部性的黑暗，利用擬人的技巧讀

者更能夠想像其在畫面中的樣子。 

 

    在文本中將大部分火光等冷色調化了，但在某些文句中則仍保留了一些火光

所帶來的希望與期盼，前述提及閃回技巧時也曾舉例過的，東方的他乘坐飛機來

到西方時：「現在，那堆火光就是他唯一的對象，他的所有熱愛之情全歸給了

它……它浮在陸地的表面……他興奮地告訴自己，那就是人間，他準備要降生於

世，要進入某一盞燈裡面，去開始成為一個人。55」抑是以火光作為寄託，隱含

作者將城市燈光以指代方式化成了一個個漂浮於陸地之上的搖曳火光，那之中雖

感覺不到絲毫溫度，卻保含希望。 

 

（三）黑暗之冷調修辭 

    除了上述火光之冷調修辭以外，〈度外〉中亦有以黑色為基調的黑暗冷調修

辭，不同於上述火光的意象使用仍能使讀者感受到光亮，黑暗之冷調修辭則是始

終都將語境擺在深沉的黑暗中，除了恐懼與空虛，再無其他。 

如此處文本依舊維持著其一貫的冷色調，將世界化為火光與黑暗，雖有火光，卻

是用砍禿山頭作為代價，因此雖有火光意象，亦將其歸納在黑暗之冷調修辭之中： 

 

這個晚上，天氣冷得像是它再也不肯暖和起來了，那也許他們便會因此慢

慢將一整片山頭砍禿，以換取下一刻中的烘暖。
56
 

 

就像是冷得不再溫暖起來的夜晚，作者藉由誇大夜晚山林的寒冷與空蕩，同時也

對照著人物空虛如冬林的內心。 

 

    文本中描寫她的母親看著來自東方的訃告時，將中文信件常用的方格信紙想

像成了細密的漁網，讓人有種喘不過氣的感覺： 

 

手上的信件牢牢地把那些黑字都在線框之內，它讀著字，覺得自己侵入了

一個無所不包的大漁網中，緊張地想找到缺口鑽出這層細密的真實經驗的

包覆。57 

 

或者在想像自己死後會如何變成一本書本：「等待自己也轉化成另一冊身懷個人

見解的書本。又是一個不隨身軀歸於塵土的不朽精神。58」其修辭中無不飽含著

 
54 黃國峻：《度外》，頁 211。 
55 黃國峻：《度外》，頁 167。 
56 黃國峻：《度外》，頁 166。 
57 黃國峻：《度外》，頁 185-186。 
58 黃國峻：《度外》，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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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人物對於生活或者人生的無奈。 

 

    說到冷色調的意象使用，機械化的冷淡亦可在文本中窺探幾分：「它堅持要

大家以這種位置距離坐下，像是冰箱裡的置蛋槽，一坑一坑地預設著。59」或像

是：「為了收容這些思維懸浮在渺渺光影和重重時序的人們，於是街上挖開了一

坑又一坑的咖啡館、書店、劇院、畫廊，以便他們不會掉入危險的空洞感中。60」

機械化的社會制定好規則，而生活其中的人們遵循規則生活，如置蛋槽一個個排

列有序，如一坑坑的設施，為了遵循規則而空虛，因為空虛所以遵循規則，近乎

毫無溫度的修辭帶出發達城市中的空洞，讀者閱讀完以後始終能夠感受得到那種

空洞的迴繞。 

 

    關於沉靜的陳述，又如他野營中所描述的帳篷：「只有那座帳篷像一面帆船

般，靜棲於碎石之洋上。61」利用譬喻將帳篷轉化為洋上的一面帆船，靜如無人

煙的夜裡，只有那微微發著光的帳篷成為了所有人的歸處與寄託。而若說到有關

於黑暗的修辭描述，則如「黑暗將世界關進密閉室中受罰，沒有人聽得到呼救聲。
62」在文本中的黑暗恍若有自主意識一般，它帶給人絕望、壓抑、空虛，同時映

照出了人物角色內心的荒蕪。 

 

    黃國峻在〈度外〉小說中通篇使用多次譬喻、擬人與誇飾，每一次的陳述都

在說明與映照著角色的真實內心，這些風格獨特的修辭技巧巧妙地讓以第三人稱

內聚焦寫作的文本照時得以跳脫出角色內心的天馬行空，但使讀者明確感受到這

樣的修辭敘述依然是在反映角色，甚至於如此的敘述抑是從角色視角中看出去的

世界，在文體中每一次的出現都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五 結論 

    本研究論文從三個面向依序剖析黃國峻〈度外〉中的視角、情節與修辭，試

圖從敘事學的方面著手分析其文學性的部分如何被寫成。 

 

    視角方面利用第三人稱內聚焦讓讀者因此種視角模式的限制，而無法一次性

通透所有角色的想法，因而必須藉由頻繁的視角位移才能夠揭露與剖析，進而造

成〈度外〉文本中看似一行之差，兩個角色之間卻毫無交流的矛盾與對立，雖使

用內聚焦的寫作模式，卻又在讀者閱讀中起了上帝視角的效果，每個人物角色都

有自己的困惑與思考，他們在文本之中卻是毫無交流，看得最透徹的反倒是身為

 
59 黃國峻：《度外》，頁 192。 
60 黃國峻：《度外》，頁 178。 
61 黃國峻：《度外》，頁 192。 
62 黃國峻：《度外》，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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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的大眾。 

 

    故事情節結構著重在文本中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間的轉換，上述提過之頻繁

的視角位移連帶著也將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相較於陳述事

件的故事敘述者，敘述接受者則對故事產生著一定的制約作用，亦能夠因其態度

的轉變造成讀者對於故事的判斷產生變化，〈度外〉中的第三人稱模式大多沒有

人物之間的對話，而是以獨白方式進行，多數時候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同屬於一

個人物（自己說給自己聽），也正是其二者同時在一個角色中發生，而讓獨白的

內容能夠更加深入角色內心世界，進而加深上述的視角對立與矛盾。 

 

時間安排上則通篇使用閃回（逆時敘述）技巧，這些大量閃回幾乎構成了文

本大部分的段落與敘述主幹，並在這些閃回之中穿插現時敘述， 使讀者有時間

錯亂之感，做到了使讀者忘卻時間流逝，著重在於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刻描述，搭

配敘事時間長於故事時間的擴敘技巧，整體情節在詳細描寫內心時，讀者反而更

有想像空間能夠進一步剖析角色。 

 

    最後在修辭方面多使用冷色調的意象堆疊語句，火光之冷調修辭裡多次使用

火光、燈火等意象，縱使是代表溫度、溫暖，黃國峻仍舊讓它成為了「亮而不暖」

的樣子，恍若身處能瞥見一絲光亮的黑暗中，卻始終無法闖出黑暗。 

而在黑暗之冷調修辭中亦出現大量冷、禿、漁網、坑這樣相對於火光而言更加暗

色調的意象，構成了文本中的灰冷氛圍。  

 

    透過上述三個向度可知，黃國峻以其一貫的冷調風格貫穿整篇文本，在視角、

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方向上做出許多變化，並輔以其特色修辭加以修飾文本中著

墨較深的角色心理。情節安排上成功跳脫時間邏輯與空間向度，使全篇獨白成為

可能，亦構成其在閱讀上的獨特與困難，形成獨屬黃國峻的小說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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